
3 副 刊
E-mailE-mail：：tt8465510684655106@@163163.com.com

天
鹅

扫描二维码关注
微信公众号：hljrbswan

龙江故事来稿请寄：
a84655106@163.com

黑
龙
江
省
作
家
协
会

黑
龙
江
日
报

2017年6月24日 星期六责任编辑责任编辑：：赵宇清赵宇清（（04510451--8465577384655773））
执行编辑执行编辑：：杨杨 铭铭（（04510451--8465510684655106））

如今具有现代意识的家庭，至少都承
认家庭成员间的平等是幸福家庭的标志。

家长式的专制、粗暴和自私，正在家
庭成员经济地位的平等中逐渐瓦解。

相互之间在生活中的帮助与照料体
现出物质的平等，安慰与宽容体现着情
感的平等，而信任与自尊则体现了精神
的平等。

虽然有大家庭“平等”得过了分的人
人不吃亏的平均主义，有夫妻间“平等”
得互不干涉的自由主义，有父女、母子间

“平等”得小皇帝小太阳至高无上，但我
却要说，家人对平等的追求与实现，仍是
个很难寻的梦。

我们已习惯给予孩子以关切和爱
护，甚至节衣缩食、苛待自己而给他
(她)们以满足；我们也习惯于呵斥、责
怪他(她)们，为他们没有达成我们的意
愿而失望和沮丧；我们常常为他(她)所
犯的小小的过失而对他们挞伐不休，为
了得到一个检讨一个保证而使双方都
精疲力尽。

如果我们细心一些，或者不那么
“鸵鸟”一些，我们会发现：常常是当孩
子打破了一只碗，或是丢失了一件东西
的，同时，我们也因为粗心而在工作中
出过某个差错；常常是我们批评孩子懒
惰或是某个难改的恶习时，我们也在悄

悄地原谅着自己——看电视、打麻将、
吸烟、酗酒……

没有人监督我们纠正我们。当我们
成人之后，我们就从此自以为是；我们为
人父母之后，更是为所欲为了。严格地
说，在家庭中有一种关系其实是难以平
等的，在我们，以及我们父母的父母的父
母的潜意识里，这个阵地决不能放弃，那
就是：大人的缺点。

关于大人们的缺点是一个秘密。所
以家庭的平等也是有条件的——实际上
我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创造和执行着
家庭中的双重标准——对孩子，对自己。

为什么人们在外面冠冕堂皇地说够

了违心的话，回到家里时，却要痛责孩子
涂改了期中考试的成绩单？孩子撒谎固
然需要教育，可毕竟还属蒙昧无知，但家
长迫于种种利益的需要而明知故犯，是
否就可以原谅呢？

所以我心里便有一种酸楚的不平等
之感，为孩子也为家长。无论这种不平
等是因为外界的诱惑还是威胁，都蕴含
了人性普遍的弱点。毕竟平等不是一种
形式或装饰，如果一个家庭中始终是以
双重标准维持着和睦与安宁，有一天孩
子是否会有更为痛心的醒悟和反抗？

但愿我的忧虑多余，真爱孩子的父
母想必不会爱自己的缺点吧。

家里的平等
□张抗抗

俺听说，马三岁能干活，六到十
岁是最好年龄。到了十五六岁，零
碎活还能干，出长途不行了，活到二
十岁的马很少。

各队分马的时候，给隆安大队
分来娘儿俩。母马个头不高，蹄子
很大，车老板管它叫大脚。小公马
才两岁，黑红色，毛皮亮，他们给取
名狐狸子。

狐狸子能干活了，归陈维生使，
送公粮，出远门，越使越好使。

有一天，生产队来俩人。他们
是庆安的，给他们生产队买马，在马
棚里看个遍，相中狐狸子。那是一
九六七年，狐狸子十二岁。

陈维生舍不得，去找队长。队
长说：“趁早卖，还能多卖几个钱。
过两年，还有人要吗？多卖几个钱，
年底大伙儿还能多分俩儿钱。”

陈维生能说啥？闷头回去。
庆安人把狐狸子从马棚牵走，

狐狸子好像啥都知道，走到大脚跟
前站住了。大脚已经老了，干不动
活儿，在圈里趴着，抬头看了看狐
狸子。

庆安人拉缰绳，狐狸子才走了。
一九七一年春天，隆安大队正

趟地，马棚里多了一匹马，狐狸子
回来了。

听说狐狸子回来了，大伙儿都
来看，陈维生跑在最前面。狐狸子
见到陈维生，好像见到熟人，用鼻子
轻轻拱他两下。

有的人说：“狐狸子八成想陈维
生了。”

陈维生摩挲摩挲狐狸子说：“它
是惦记大脚呢。”

可惜，大脚死了，死两年了。
陈维生找到队长问：“狐狸子回

来了，咋办？”
队长说：“现在正忙，咱先用着

再说。他们来找，就给他们，不来找
更好。”

陈维生用狐狸子趟了三天地，
庆安来人，把狐狸子牵走了。

隆安大队在兰西县北安乡，俺
那还有个亲戚叫王恩富。他聪明能
干，日子过得好。

一九九三年，他赶马车到兰西
县里办事，车上套一个马，一个骡
子。他二姐家在街里，办完事他去
二姐家吃饭。二姐找了一堆衣服，
装丝袋子里，让他给三姐捎着。

王恩富赶着马车往家走，先阴
天，后下雨，越下越大。出城十多里
地，回头一看，丝袋子没了。他停下
车往回走，顶着雨找丝袋子。

好不容易找着丝袋子，再往回
来，马车没了。

完了完了完了，他心说：找回来
一袋子旧衣服，丢了一挂车，亏大
了，我得啥时候才能挣够一挂车钱
啊？

王恩富本来一身湿透，浑身
冷。马车没影了，他身上的汗不断。

下雨天，没处找车，天快黑了，
还是先去大姐家住一宿吧。他大姐
家在红光乡义丰大队，走三四里公
路，还得走五六里土道。

离老远，王恩富就看见大姐夫
站在院门口。看他过来，大姐夫说：

“快点儿进屋，你大姐都急哭了！马
车来家，不见你影儿，你大姐就说你
出事了。下这么大雨，她让我出去
找，我上哪儿找你啊？”

王恩富进了院子，先看见马车，
马和骡子让姐夫拴马棚了。

见了大姐，王恩富讲了经过，一
家人都笑。

王恩富说：“我就赶车来过两
次，它们就记住道了。”

大姐说：“老马识途。”

老马
□姜淑梅

“纵使晴明无雨色，去做深处亦沾
衣”，站在瞭望台上鸟瞰，层峦叠嶂，白
雾迷离，有种漫步云端的感觉。位于绥
芬河市以南 12公里的 883.1哨所，似乎
远离了城市的喧嚣繁芜，唯有雾气滋润
着大地，环绕着守卫这里的边防战士。

沿着九曲蜿蜒的山路，穿越郁郁葱
葱的老林，初次来到 883.1哨所的人们，
可能会感慨于此间的美景，“忽闻海上
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但是，这样
的自然环境却给扎根山林的战士生活
带来了诸多不便。

“党是母亲哨是家，云雾山中把根
扎。”被称为“鹰眼”的张鑫班长，已经在这
云雾山中坚守了十五年，锐利的目光巡
视着漫长的中俄边界，也见证了云端哨
所经年的变迁。雾岚整日不散，哨所里
多处墙角都“悄摸摸”地爬上了斑斑露
迹；地板也是“眼泪朦胧”；晚上睡觉时被
褥潮乎乎的，到了早上被褥和主人“难舍
难分”。寒冬时节，大雪封山之时更为哨
所战士的艰苦生活增添难色。在这样的
环境里执勤生活，不少战士都饱受风湿
痛苦的折磨。上级领导得知情况后，给
战士的床铺下加了一层毛皮垫子，这才
缓解了战士们的窘境。

念兹在兹的哨所战士，偶尔也会将
视野投向五里雾外的世界。由于海拔过
高，网络信号时断时续，但这并不能阻挡
战士们在信息爆炸时代撷取属于自己的
知识碎片。部队统一配发了电脑，接入
了全军政工网；智能手机的有序使用，方
便了战士和家人的联系；包罗万象的图
书角，以文字之美，感动心灵……

“乐到高山迎风雪，愿在哨所献青
春”。繁忙的工作充实了战士的生活，厚
重的荣誉不断激励着他们前进。883.1哨
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忠诚卫士，一名
又一名的专业技术能手。他们多次发现
边境重大情况；多次抢修重要观测装备；
多次奋勇争先、立功受奖……守望国土，
以哨为家，他们的青春意气飞扬。

飞驰的车辆带走了思绪，道路两侧
的树木仿佛在挽留着谁。离开 883.1哨
所，蓦然回首，只见沧澜的雾海。“只在此
山中，云深不知处。”隐在关山之中的哨
所，默默眺望着 12公里之外的绥芬河。
由她讲述的沧桑故事，你是否能明白？

云端守望者
□贺悉达 赵振翔

那是一个清癯的年代，是一段由固
态的日子组合的时光。除了街头红底黄
字及白底黑字的大标语，生活像身旁冰
封的松花江，一片穆然，也更像这蜿蜒的
大江之上的天空，涂着俄罗斯油画般的
灰色调。那时，我刚去工厂学徒。

我是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走进机修车
间的。第一次领工作服十分激动，因为
从未穿过这么漂亮的蓝劳动布夹克套
装。早我几天报到的师兄小原说领最大
号的合算。他是高中生，自然比我这个
初中生智慧。于是，我俩都挑了特一
号。本来我俩都算高个儿，但穿上特一
号，衣襟几乎至膝，裤腿也挽了几叠。就
这样，我们也很开心，没舍得干活儿穿，
而是当成礼服。走在街上，穿着这套胸
前印有我厂著名的连环厂标的套装，在
路人的目光中，找到了自豪的感觉。我
们的工厂是国家一五期间由苏联援建的
重点企业，是全国最精密量具刃具生产
基地。

穿衣服最讲究的是磨工组的马师傅
和我们钳工一组的梁师傅。我曾在道里
秋林门前看到过他俩周末逛街。两人穿
着挺括的蓝毛料西裤，鲜艳的鸡心领毛
衣，锃亮的青年式皮鞋，头上还烫着微微
的波浪，很是精神，在当时满是粗布衣装
的人流里十分耀眼，给了灰暗的中央大
街一抹亮色。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只有
这样的服饰才与这条原本洋味儿十足的
长街相般配。前几天，我在央视那栏出
彩中国人的节目中再一次看到了马师
傅，他穿着自制的炫目的舞台服，领衔演
出老年街舞，惊艳全国。几十年过去了，
他虽然年已耄耋，但对多彩生活的向往
一直未变。

那时饮食单调，各家一日三餐都很
寡淡。备件组的戴师傅那些天非常兴
奋，多次跟我描述他成功举办了一次家
宴的情景。他拿出积攒的肉票买到一块
五花肉，配上家里平日舍不得吃的一点
儿木耳、黄花菜，又赶早去买回两块大豆
腐，精心掂掇了八个菜。因买不到瓶装
白酒，他用一个多年前的三花酒空瓶，灌
上散装的高粱酒，泡上鲜花瓣。他是请
一位给予过他帮助的老朋友，算是家里
最重要的客人了。酒过三巡，客人对酒
菜赞不绝口。他不好意思地坦陈酒的底
细。没想到客人爽朗笑言，自己家里还

找不到这么好的空酒瓶呢。
最期待的是每周工厂食堂做的一次

碗蒸刀鱼。我们工厂大多数车间都像医
院手术室一样洁净，工人穿着白大褂工
作。我们大修钳工满身油污，平时总是
自觉晚些去食堂，怕人多时排队碰脏了
别人的衣服。唯独吃鱼这天会不客气地
提早去抢购。记得大家端着这道大菜
时，都是那样兴致勃勃，像是过节。

食堂里最有幸福感的应是备料车间
那位姓崔的师傅，也许他的工作不排斥
酒吧，三餐都是从挎包里掏出用葡萄糖
瓶灌装的白酒，倒在小玻璃盅里，就着白
菜土豆，有时只是一碟咸菜或一个晒干
的红辣椒，一个人有滋有味地喝下。印
象最深的是吃那碗蒸鱼时，他本无表情
的脸上会现出喜悦，喝下一小口酒，嘴里
咂吧得比往常响亮得多。他喝酒时那种
享受的表情一直感动着我。看来幸福真
就是自己的感觉。

我们厂这间装饰华丽的俄式餐厅，
据说早年常举办舞会。我们工厂号称花
园工厂，从建厂开始就吸引了太多的俊
男靓女，会跳舞和爱跳舞全市闻名。现
在虽然不跳舞了，但大家仍忍不住回忆
当时的盛况。人们坐在这里，吃着粗茶
淡饭，脑海里仍会暗香浮动。

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连看
一场电影都很不容易。我们师兄弟们最
主要的乐趣就是夏日周末相约去松花江
游泳。我们把衣服装到塑料袋里扎紧，
拴在身上漂着，游到太阳岛，躺在沙滩上
晒太阳。我们每人都买了一个墨镜，十
来个帅小伙，戴着墨镜，走在江边，应算
当年的风景。每当经过俄式雕花木结构
的江畔餐厅，无数次向里张望但从未踏
入过那座唯美建筑，曾想，如果坐在里面
饱食一顿，应是人间最美的盛宴了吧！
防洪纪念塔右侧有一处搭着白布棚的冷
食店，我们挤在柜台前，将一杯杯用罐头
瓶盛着的散装啤酒举着从人头上传出，
围坐在简陋的长条桌子旁大口畅饮。记
得有人曾说过，满足感往往就是你暑热
饥渴时喝下第一口啤酒那个感受。即便
是进这样的小店，在当年也算高消费了，
多数时候渴了都是游在江中去喝些江
水。那时的江水不像现在这般浑黄，而
是碧清的。仅从这一点来说，算得上是
当年的福利吧！

我的朋友铣工组的家喜，原本每天
都是宿舍、食堂、车间三点一线，生活是
平淡的。突然有一天，他自我找乐，要练
游泳。他拜车间里一位从国家游泳队转
业的全国蛙泳冠军为师，潜心钻研泳
技。几乎每天见面，都给我展示他的训
练成果，身上有了突起的肌肉，手臂划水
的姿势也十分标准。不久，他报名参加
了一次游泳比赛，没想到他刚一入水小
腿就抽了筋儿，不得不从池边黯然地爬
了上来。一个人好不容易把无趣的生活
变得有趣，结果又招致无趣。此后一段
时间，我对他最好的安慰就是不提游泳
二字。一段时间后，他又从沉闷中解脱，
开始琢磨世界地图，没多久便能把各个
国家包括其首都甚至总统的名字倒背如
流，受到大家的惊羡。身在车间，放眼全
球，使我的朋友重新感到快活。

在车间里，除了繁重的生产任务和
密集的政治学习外，唯独情爱不能禁
绝。记得同车间的男工和女工中，当时
共有五对儿在同时恋爱。他们那种压抑
不住的亢奋的眼神儿交织在高阔的车
间，使单调的机器声都变得委婉，连冰冷
的钢铁也充满了温情。那时工友们结婚
没有住房，每晚便攀爬住在父母家的吊
铺上。迎亲没有轿车，便骑上自行车。
喜宴没有宾馆，便在胡同里支起帆布大
棚，砌上炉灶，分悠儿大碗喝酒。婚礼没
有如今股市圈钱一般的大额款项进账，
只是同事好友凑份子买的镜子、脸盆等
纪念品。生活虽然仍旧简单，但却不觉
世界太过寂寞。

厂部哥特式主楼最上层是技术图书
室，工间休息时我常爬上去坐会儿。管
理员是一位老先生和两位老大姐，都不
爱吱声，和整柜整柜的老图书相守着，挺
默契。我在一本苏联技术手册里面看到
一幅茶色的莫斯科大学的照片，这座伟
岸的大楼令人震撼，特别是楼前那些盛
装的男女大学生们，那么青春，那么阳
光，搅动着同样青春的我的心绪。于是，
我开始翻找些数理化方面的参考书籍来
看。当时大学停办数年后，说是理工科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期望自己有一天也
能像那幅照片上的同龄人一样，沐浴在
大学校园的阳光里。

那天，我呆呆地站在图书室的窗前，
低头下望，整条和平路尽收眼底。远行

的人们，那么微小，那么艰难，却又是那
么真实地走着。我想到，自己也是一直
这样走着的，一天天，一年年……

回顾旧日时光，不是抱怨，也不是留
恋，只是启迪。渴望美好是每一个人的
天性，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心中有春天
的人，在什么季节都会努力让花儿绽
放。企盼绚丽的人，凝望素淡的天空，总
能捕捉到惊鸿一瞥的彩虹。于是，我随
手记下了这些。

素淡的天空也有彩虹
□来勇勤

梦，像夜行列车，每天都载着我缓缓
穿行在睡眠里。

我不必花钱买票，也无法规定行驶
路线。这样的旅行，醒来通常了无痕
迹。但有几次在梦里笑醒，那几次旅行
印象极深。

某年五一假期，温度偏低，室内室外
都凉飕飕的，偶见一女孩穿着羽绒服招
摇过市，受到启发，我回家也穿上羽绒
服，温暖的感觉很快来了。在温暖中，我
看见自己的软肋。假设某天受审，不用
严刑拷打，也不用攻心战术，只要挨冻，
我肯定什么都招了。

晚上睡下，便梦见一口口热气腾腾
的大锅，每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后面，都
站着我妈妈这个年纪的人，她们笑容可
掬，像等着自家孩子一样等着我。我幸
福得呵呵笑，身边人推醒我。

我跟他讲了一口口大锅，他问：你晚
上没吃饱吧？

我说：吃饱了，但我还要去吃。别影
响我，这回我带着你。

可我再也没有搭上那班车，梦把我
载到其他地方。

有段时间工作累，做梦也累。梦见
好友出门，她把宝贝儿子托付给我。她
的宝贝儿子平常就令我头疼，这回更令
我头大，给我惹了不少麻烦，具体情节忘
了。后来，我们见到一个老妇人，她正和
她的两只昆虫说话，昆虫说的是现代汉
语，有问有答。我们好奇怪，老妇人说：
我一直把它们当成人，天天都跟它们说

话，时间长了，它们就忘记自己的语言，
也会说人话了。

我觉得好笑，笑醒了。
我赤脚坐在一口老井的井沿上，朋

友问：你在干吗？
我说：我在等灵感。
她问：在这儿等灵感？就这么等吗？
我说：我得用脚蹬。有一次，我蹬着

蹬着水就从下面涌上来，越涌越高，都把
我给掀翻了。

她笑着摇头，表示不信，我开始用脚
蹬。蹬了一阵子，我听见井下的水声，于
是越蹬越快。我看见水涌上来，一波一
波的，飘在水上的，居然是我的黑大衣、
黑帽子和红围巾。

我已经好久没在电影院里看电影
了。那天，梦见别人送我一长联电影
票。相识的人向我要票，我就撕给人
家。我心里清楚，我根本不需要那么多
票，留下两张就够了。随后来的是朋友，
她向我要两张票，我把票撕给她，发现只
剩一张了。

她笑着问：你一张票也没留？
我答：还有一张。心想他不能陪我

看电影了。
她说：你连一张票都没有了，你看看

你的票，座位号你都撕给我了。
我拿起票看，果然是一张撕掉座位

号的电影票，于是哈哈大笑。
我从没去过佳木斯，这回梦把我载

到佳木斯，我不是一个人，还带着几个朋
友。想起另一个朋友陪着夫人在这里就

医，我们决定一同去看望。电话打过去，
朋友指点：坐 4路车，不用换车，直接就
到我这儿了。

我们站在路边等，左等右等，不见 4
路车的影子。正焦灼着，驶来一辆公共
汽车，车窗上写着“3？”。

我突然来了聪明劲，指示大家：准备

上车，就这辆车了。我还得意地跟大家
解释：要用四舍五入法，四舍五入后，3?
路不就是4路了吗？

按照我的表现向前推算，我像是数
学经常不及格的学生吗？我自己推算，
怎么都不像。

不知道今晚到哪里旅行，等着吧。

夜色中的旅行
□艾苓

一岁的我
看世界恍恍惚惚
颤抖着的灯
一闪一闪而过
什么也不懂
只有父亲抱着我

十岁的我
看世界朦朦胧胧
一切变化都成幻影
童年的记忆
混沌看不分明
只有父亲扛着我

二十岁的我
看世界纷纷扰扰
不知道身在哪儿
心在何处
异想天开直冲云端
只有父亲挺着我

三十岁的我
看世界迷迷茫茫
只知道有一天
自己都会找到归宿
途中的客栈
留下劳顿的身影
只有父亲撑着我

四十岁的我
看世界花花点点
一切在惊慌中开始淡定
人生的坐标渐趋明晰
问上帝谁主沉浮
慢酙细饮啜尽唇边
只有父亲望着我

如今五十岁的我
看世界凄凄美美
一支歌风里摇曳
飘起优美旋律
那朵朵音符落下
诉说漫漫心情
自己再也看不到父亲

街灯亮起
月高星密
托起皎洁的夜色
有一朵云
仿佛托起我
那便是伟大的父爱

父恩
写在父亲节

□刘茂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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